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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 

———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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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
“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

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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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成就十分突出，不
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他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文

学场域中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发
表散文作品起，他迄今为止已在《人民文学》《羊城

晚报》等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数百篇，

出版了《天地悠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１９９６）、《心灵的暗香》（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
《俄罗斯心灯》（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９）、《俄罗斯

玫瑰》（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昨夜西风》（百花
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１）和《虹：多棱镜下的新西兰》（知
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３）等多个散文集，很多作品被
《读者》《青年文摘》《文摘报》《散文选刊》等转摘，

深受读者喜爱。聂茂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从早期乡

土散文到中期海外散文再到近期文化散文三个阶

段的发展变化，其个性独特，富于深刻的现实内容、

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考。

０２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二次文化震荡’中的创作转换———中国当代海归作家研究”（

ＧＤ１１ＣＺＷ０２）
作者简介：陈　梦（１９７１－），女，湖南祁东人，惠州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研究。



陈　梦：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一　早期乡土散文：“农家的孩子”书写“水
稻”之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乡土散文始
终占有重要位置。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鲁迅、周作
人、废名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乡土

散文作品。新时期３０年，汪曾祺和陆文夫等老一
辈作家、贾平凹和韩少功等中年作家和刘亮程、谢

宗玉等新生代作家形成三大各具特色的乡土散文

创作群体，共同促进了新时期乡土散文的发展。老

一辈作家充满着强烈的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中

年作家具有鲜明的反思现代性的意识，新生代作家

则表现了一种“大地悲歌”的美学风格。１９８６年，
聂茂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处女作《路》，逐渐成

长为新生代散文创作的一颗新星。１９９６年，聂茂出
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天地悠悠》，收录了从１９８６－
１９９６年之间创作的散文３８篇。这本散文集代表了
聂茂早期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新生代乡土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聂茂笔

下的乡土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积累了湘南农民

世世代代悲壮的“水稻”之歌。他以自己的童年生

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写父亲、母亲和兄弟姐

妹（如《父亲三题》《母亲三题》《为童养媳的母亲》

《曾经有过的日子》《竹山湾纪事》等），特别是通过

对水稻的描写（如“《九重水稻》《保卫水稻》《农

事》《崇拜水稻》和《玉蟾辉煌》等），真实再现了农

村的艰难生活，体现了个体生命对土地的依存关

系，保持了生活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氛围，在表现内

心的苦乐时充满强悍的力度，思想的拷问异常

深切。

“水稻”是他的生命之源，也是他的艺术之源。

面对水稻，聂茂“常常产生面对父亲的感觉”。著名

评论家朱日复说，聂茂“在古今艺术大家们创造出

风、花、月、柳以及‘黑梅红竹’、‘白雪芭蕉’等无以

数计的审美意象之外，又创造出了一个颇具个性

色彩、蕴藉深厚的‘水稻’意象，拓展了散文的审美

意境”。［１］他对“水稻”的书写不仅全面而且用情至

深，既深刻表现了农民对水稻的神圣情感，又生动

描绘了史诗般悲壮的水稻耕种过程，还真实再现了

农民不惜一切“保卫水稻”的斗争精神。对农民而

言，“每一粒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

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九重水

稻》）“农田里，金灿灿的稻谷，是农家的命根子！”

“农民们走进稻田，一如走进苦难而温馨的家园”。

（《农事》）农民们认为，“水稻不仅有生命，有灵魂，

而且如同神灵一般神圣不可裘读，需要向它奉献

出最虔诚的全部的爱”。（《九重水稻》）水稻的栽

种艰辛而漫长，是农民用“血汗写就的劳动史”，

“是农民辛酸的缩影，爷爷和父亲的缩影”。水稻从

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壮籽、开旅、扬批到入

仓，每一过程都伴随着劳动的欢欣和灾难性的痛

苦。人们常说“点麦种稻你莫贪，十年蝗虫九年

干”。但是，“种田人不可能不贪，尤其是责任田后，

修堤，挖沟，筑坝，掘井，村民们想尽种种法子与大

自然对抗”。禾苗长出来了，老天爷偏偏作对不下

雨；为了救水稻，母亲狠心把鱼塘的水抽干了；为了

争水，人们“饿狼似般窜到井边”，“扁担对扁担，头

破血流”；水稻抽穗了，害虫成群结队来了，为了杀

虫，哥哥中毒昏倒了。（《保卫水稻》）沉浸在他的

“水稻”世界中，读者会触摸到一种真诚的隐痛、一

种美丽的忧伤、一种彻骨的悲凉。著名评论家羊春

秋说，这种水稻耕种过程“不仅是劳动和劳动者之

歌，不仅是父亲、母亲和耕种者之歌，而且是历史

沉重的车轮滚辗在耕种土地上之歌，是祖先们的

创造世界、开拓未来之歌，史诗般的既雄壮又具有

悲剧色彩。”［２］聂茂回忆当初创作《九重水稻》时，

“想起自己的苦难生命，想起水稻和悠悠苍天的耕

种者们的辛劳，对水稻，对沉重的故乡，对黑土地的

情感”，一种“为父母、为水稻、为多灾多难的乡村岁

月”而哭泣的发烫情感掠过他的心尖。［３］

聂茂把自己在湘南乡村的苦难生活，把那片黑

土地的深沉与厚重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写了出来，

让读者亲临其境。苦难的乡村生活令他那瘦小的

躯体“从泥田里滚爬受风雨锻打过”，勇敢地承受坎

坷的人生折磨。父老乡亲的默默关怀“一如竹山湾

的井水，质朴而清澈，滋润我以后的日子，让我永远

记住并对苦难的生活感恩不已”（《曾经有过的日

子》），无数“生命中的闪光”成为他生命中的火炬，

给他温暖和信心，“故乡的路一如我的手臂，总是

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将我撑起”（《故乡的路》）。

他用心写作，用生命感悟，为乡村人的命运而忧虑。

他把小说、诗歌的因子输入散文写作，有时短小精

悍而富有诗意，有时情真意切却颇有小说之风，饱

含一种厚重、凝练和深沉。

　　二　中期海外散文：“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不少大陆作家相继走向
世界各地，成为海外新移民。他们不仅在异邦扎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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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根，而且坚持母语创作，为中国文学融入世

界做出了特殊贡献。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散文创作

十分兴盛，和大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形
成了遥相呼应的局面。聂茂在世纪之交也欣然加

入了海外散文的创作潮流。１９９９年聂茂前往遥远
的新西兰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在新西兰的４年半
时间里，聂茂把纠结于心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与碰撞

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实录下来，完成了上百篇精

美的散文，发表在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上，其中近

３０篇先后被《读者》《青年文摘》等各类选报选刊转
载，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２０１３年４月，聂
茂将这些散文结集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聂

茂的海外散文有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之情，但更

多的是立足中华文化，审视异邦，反思中西文化的

差异。与早期乡土散文相比，聂茂在新西兰求学期

间的文化涵养更加广博，既拥有深厚的中华传统

文化底蕴，又吮吸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丰富营养，不

再局限于乡村，而是放眼世界，视野更开阔，眼光更

敏锐。

故土与乡情是散文作家心中永远化不开的情

结，寻根与乡恋是散文作家创作中一支永远迷人的

歌谣。在海外求学期间，聂茂延续了早期乡土散文

的创作风格，表现了强烈的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

情。他把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深情藏于对人、景与物

的精雕细刻中，体现了一种平和冲淡的审美趣味，

颇有沈从文之风。例如，《营造过年氛围》表达了对

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隔海的乡愁》写满了“每逢

佳节倍思亲”；《故乡在我心中》等回忆出国留学之

初的情景，描写了奇异的江南风情，表达了对土地

的深情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恩牵挂；《陪父亲喝老酒》

倾诉了作者在春节前夕对老父老母的愧疚和思念；

《辣椒的故事》和《又闻腊肉桂皮香》绘声绘色地介

绍了湖南辣椒的栽种过程和湖南腊肉的制作过程，

把对故乡食物的喜爱和眷念渗入字里行间。与聂

茂相比，新西兰早期华人陈老先生的隔海乡愁更加

沉重。《风筝之王》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

故事，尽情地描绘了陈老先生在异国他乡孤苦飘零

中的困扰和哀怨，浸透着追求华夏文化的寻根

意识。

从本土走向世界是一个告别母体文化、融入他

者的艰难过程。聂茂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主动

的姿态、敏锐的感受能力和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他以母体文化为本位，用中国人的眼光对新西兰进

行了认真的审视，充满了对“文化之旅”的反思。聂

茂对“文化之旅”的反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以人性为原点，穿透不同民族文化所形成的隔膜与

偏见，形象地展示中国与新西兰的人文差异与碰

撞，深刻表达对中华民族的忧虑和思考；二是真实

地反映新西兰的政治、法律、传媒等社会风貌。

新西兰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人民非常

热情友好、善良真诚，白人、毛利人和华人都能和睦

相处。聂茂在新西兰“常常被生活中不经意的事情

撩拨着、感动着”，经历一些“倏忽即逝的美丽与温

柔”“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怦然心动的信赖”，

察觉到了新西兰人的人性光辉。他记下了自己身

处两种文化之间的真实感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当

代国人思想言行的反思。在《美丽的红衣女郎》

《信赖》中，新西兰人特别乐于助人，真诚信赖，“从

不设防”，“几乎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警察靠

纳税人的钱吃饭，是人民的“公仆”，“公仆”为人民

办事是应该的，这在新西兰不仅理论上成立，而且

现实中也的确如此，所以“有困难找警察”没错。

《公仆警察》和《警察与猫》讲的就是新西兰警察全

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故事。在新西兰，有些人“极不

起眼”，可他们考虑的都是环保、能源和子孙后代的

“大事情”。《加油站的打工仔》中的奥威尔就是这

样一个人。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奋斗的精神、自信

的精神、独立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聂茂说，中

国人往往出国后“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二字在心

中的份量”。读者从聂茂的笔端看到的不仅是新西

兰的高度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具有崇高爱国

精神的民族忧患意识。因此，在《装满信赖的葡萄

酒》中，他甚至试图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在融入异

邦文化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因为他懂得

大写的“人”比任何堂皇的概念更重要！（《爱国的

歧途》）

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新西兰承袭了英国

的民主政治架构，是世界上最稳定、最自由民主的

国家之一。聂茂在新西兰深刻体验到了这种“自由

民主”，在他身边经常发生一些令国人震撼但在新

西兰却十分平常的事情。例如，堂堂总理一个人上

街排队买面包，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人去打扰

她（《与总理擦肩而过》）；总理利用复活节的假期

给一部旅游系列纪录片“当特约演员”，加班拍片分

文不取，无需警车保护，媒体也毫无报道（《当特约

演员的总理》；总理因个人“行为过失”，必须公开

向民众严肃“道歉”。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大肆报道，

主持人和记者对堂堂国家总理一点都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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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道歉》）；前任总理谢普莉的每次家庭开放，

也没有警察为她值班，门前总会聚集不少的人举着

各类招牌或标语，表示抗议，谢普莉总是笑咪咪地

请抗议者进屋去喝茶，因为她觉得“重要的不是提

防别人，重要的是取信于民”（《特殊的开放日》）；

《市长请客》让国人不可思议的是新西兰市长一点

也没有中国人心目中的“市长气派”，“市长请客”

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刷的是自己的信用卡，而且只

有麦当劳快餐。看到如此种种与国内情形的截然

不同，聂茂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他说，“当

一个带着枷锁的民族进入现代化，自由、民主、人权

戴着荆冠，时隐时现。该删去的顽固地留下了，不

该删去的却总是有意忽略，这就是中国人面色沉重

的原因”。（《特殊的开放日》）。

聂茂的海外散文是思考社会和人生、探索民族

命运和时代行程的结晶，从内容到形式既清晰地映

现着中国文学根系的投影，又明显地带有海外文

学雨露的印迹。他用生动的笔墨尽情倾诉，宣泄海

外游子的漂泊与孤苦，抒发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

之情。面对鱼龙混杂的新西兰，他以中华民族坦荡

博大的胸怀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敢于挑剔，勇

于反思，善于博采，为读者了解新西兰提供了最为

真实而深刻的参照。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触景生

情，他都注重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感情真挚，语言

生动，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内涵丰厚而耐人

寻味，蕴含着一种诗意的“发现之美”。

　　三　近期文化散文：“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

文化散文又称“学者散文”，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主要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
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

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

极追问。新世纪以来，文化散文更受读者的青睐，

许多作家创作了优秀的文化散文，聂茂就是其中之

一。学成归国后的聂茂成为了中南大学文学院的

教授，经历了“二次身份转变”和“二次文化震荡”。

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评论，从感性的写作转向理

性的著述，也开始了厚重而深刻的文化散文写作。

从２００７年以来，他主编了一套以“走进大师心灵”
为主题的文化散文丛书，在该套丛书中，他创作并

推出了《心灵的暗香》（２００７）、《俄罗斯心灯》
（２００８），《俄罗斯玫瑰》（２００９）和《昨夜西风》
（２０１１）四本风格独具的文化散文集。聂茂的文化
散文比较独特，他以“大教育、雅文化、准学术、泛美

术”作为创作目的，“雕刻”中外文化大师，带领读

者走进文化大师的心灵，让读者体验一次又一次不

同寻常的文化之旅，“点燃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

他站在一个现代学者的立场上，用开放思想和文化

目光来打量中外文化大师，思考历史的兴衰和人世

的沧桑，注重结合中外文化大师们的生活和作品进

行分析和评述，强调文本的欣赏趣味和美学价值，

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和得到激励的同时，

获得一种全新的美文品味和阅读快感。

中国现代文学成就非凡、群星灿烂。中国现代

文学大师们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具有

重要的价值。《心灵的暗香》和《昨夜西风》从侧面

入手，“雕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巴金、郁达夫、

萧红、徐志摩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不仅让读者明

白了《祝福》《边城》《激流三部曲》等作品是那个特

定时代、特定地点、特殊感情所造就的自然产物，而

且了解到在“中国文学之父”“文学巨匠”“文化大

师”等光鲜亮丽的头衔桂冠背后却包含着一颗颗失

落、怅惘的心。聂茂重在真实，发掘亮点，在创作中

揉入历史文化、精神气质和时代背景。读他的散

文，读者可以了解到鲁迅的“情爱之苦与婚姻之

痛”；爱情的滋润令乡下奇才沈从文文思如泉；“生

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张爱玲人生与

创作的最好注解；人人都想长寿，但世纪老人巴金

却认为“长寿是一种惩罚”。再读郁达夫的人生历

程，读者可以看到他那漂泊之爱的背后隐藏着太多

的忧伤。美丽的萧红显示了一种顽强不屈造就的

永恒，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彩的一笔，每一位

读者都能感受到她心灵的哭泣。聂茂欣赏推崇徐

志摩的才情，但对其人性的弱点讥讽之中有同情，

哀婉之中有宽悯。“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这些大

师们的“精神的闪光、灵魂的颤抖和文明创造者艰

难拼搏的背影依然清晰可见”。在他的精心“雕

刻”下，鲁迅、郁达夫、萧红等文化大师成为一个个

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人向读者走来。读者可以看

到，这些文化大师们的心灵深处虽然都有着永恒的

伤痛，但他们并不屈服于命运，而是将所有的悲愤

和无奈的情感全部倾注于笔墨，向世人倾诉苦痛、

向爱人表达真情，创造出一部又一部杰出的文学作

品，为现代国人留下了一笔又一笔宝贵财富。聂茂

考辨追寻大师们的心灵真实和文化良知，试图与

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

契合点，引领读者进入精心设置的语境之中，将文

化大师复活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穿越时空阻隔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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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现场，品味他们的思想情感，体验他们的生

活经历，从而获得一种文化的审美感受和思想的自

我提升。

１９－２０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师迭出、经典频
生，不仅“源源不断地给俄罗斯民族输送精神食

粮”，而且“给世界其他民族输送氧分和血液”。聂

茂的《俄罗斯玫瑰》和《俄罗斯心灯》聚焦了俄罗斯

１９－２０世纪２００年间十几位文化大师：普希金、莱
蒙托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

基、索尔尼琴、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肖

洛霍夫等。他向读者展示了１９－２０世纪俄罗斯文
学大师的流亡与被放逐的共同命运，呈现了他们

“流亡与被放逐”截然不同的历史现状，给予各个作

家苦难而传奇的人生足够的同情和理解，感谢他们

为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１９世纪的俄罗斯作
家们被俄罗斯人视为“先知、图腾、良心和利剑”。

聂茂以诗化的语言展示这些作家苦难而传奇的人

生，让读者感受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流亡和被放

逐，为爱情而热烈奔放，在激情燃烧中创造辉煌。

然而，２０世纪的俄罗斯全部变换了法则，作家们也
遭遇流亡国外或内部放逐，但他们却成了“被钉上

十字架上的黑色的基督”。２０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大
师们从１９１３年到世纪之末，不断有人流亡与被放
逐或被内部放逐，然而，他们的艺术生命力却十分

顽强，在时间的土壤里时间悄然存活，百年之后为

俄罗斯文学开放鲜艳的玫瑰。当聂茂把目光投向

俄罗斯古老的土地和茂密的文学森林时，他清楚地

看到１９－２０世纪的俄罗斯作家“用自己的青春、心
血和智慧凝成文化的碎片，用发现的眼睛关注历史

和自身，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以及文明的制

造者”。他们的“经历坎坷曲折、情感跌宕起伏、追

求矢志不渝，他们自己连他们的生活本身都是真实

历史的一部分”，都是１９－２０世纪俄罗斯社会的镜
像和缩影。

聂茂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化大师或文

化名人”，“无论多么繁荣，也只是喧哗苍凉”；一个

国家如果“没有文化大师或文化名人”，“无论多么

强大，也只能是外强中干”。文化大师“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和热点”，他们的“生活是时代的缩影，他们

的成功是人们效仿的榜样，他们的失败也给人们带

来警醒和启迪”。建立中华民族健全的人格需要各

个时代的文化大师。所以我们要“追寻大师、呼唤

大师”。他依靠史料的巧妙化用和剪裁，不是事无

巨细的原生态式的实录，而是以中外文化大师们的

生活为基点和拐点，追魂摄魄，捕捉文化大师们“精

神的闪光”和“灵魂的颤抖”，从侧面发掘中外文化

大师们生命中的最大意义，拷问历史、反思文明、追

踪文化、哀悼大师，有思想、有力量、能打动人和吸

引人。行文叙事思维活跃，写得非常感性和柔美，

集大众趣味和学术情怀于一身，既追求文化的底

蕴，又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叙事跌宕起伏，评述

独辟蹊径，抒情灵动而亲切，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

不琐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综上所述，聂茂的散文创作一路走来，辛勤充

实，收获丰富。他形容自己是“从放牛娃到留洋博

士的寻梦者”。苦难让他变得坚强，文学让他放飞

梦想。在成长的岁月中，他用文字宣泄苦难，父老

乡亲的深情厚爱让他突破困境，故乡的路一如他的

手臂，总是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将他撑起。异国

他乡的求学之途，他用母语创作慰藉海外游子的隔

海乡愁，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引起他对“文化之

旅”的深刻反思，字里行间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忧患。

从新西兰学成归来之后，聂茂用学贯中西的视野和

精彩的笔墨来展现中外文化大师的思想情感和人

生经历，呼唤大师、追寻大师，努力点燃文化之火，

建构健全的中华文明，这样做，显示了一个有建树

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也彰显了一个才华横

溢的“散文精灵”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散

文大家”的。我相信，作为当代海归作家大军中的

一员，聂茂在未来的人生和创作之路上，一定还有

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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